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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的隐喻——浅谈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 
The Metaphor of Elevator—A Brief Analysis on Roland Barthes’ Semitics

［德］冯陆 　Feng Lu

摘要：文章重点阐述了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如何

启发了冯陆、洪煜和阿里·爱尔科特组成的艺术家团队，进

而又从符号学的当代语境中阐述“电梯”成为一个描述符号

学冒险的绝佳比喻的原因。此外，又分别阐述了三位艺术家

是如何分别传达“图象-音乐-文本”这个有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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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Roland Barthes ideas on semiotics 

inspired the artist group consisting of Feng Lu, Hong Yu and Ali Eckert.  It also 

analyzes how  “Elevator” becomes a perfect metaphor to describe the adven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semiotic context. Furthermore, it will explain how the three 

artists convey the “Image- Music-Text”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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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兰·巴尔特的“神话” 

巴尔特将耶姆列斯列夫（Hjelmslev）

的多层模型精简为两种符号层面，即“表

达”和“内容”，而“关系”则在两者之

间，最终组成“表达-关系-内容”的一个

系统。“简单的符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成为

一个更复杂的符号的建构体。要么表达的层

面出现一层延展的时候，要么内容的层面作

出符号化的延展，如此形成的延伸的符号复

合体就形成了二级符号，其中包含了一级符

号”。［1］这样一个包含二级符号的系统就

是巴尔特的“神话”。在巴尔特的著作《今

日神话学》中，“神话”一词不是指传统意

义上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而是普遍存在于

大众认知里却又无事实依据的观念——如果

说古代的神话故事是我们为了理解自然而创

造的虚构的非自然文本，现在日常的神话就

是要为非自然的事件提供自然的解释。而巴

尔特认为“神话就是一种言语的类型。”［2］

在这种意义上，神话“否定了物……它只是

清洗这些物，它将它们变得无辜，它将它们

成为自然和永恒。”［3］

二、三位艺术家，三大洲，三种艺术领域，

三种讯息

冯 陆 — 雕 塑 家 、 洪 煜 — 音 乐 家 、 阿

里·爱尔科特—新媒体艺术家正好就代表了

“图像—音乐—文本”（Image-Music-

Text）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三人的艺术是

相互契合密不可分的，前两位是德籍华人，

阿里·爱尔科特是美籍德国人，三人在德国

柏林相识，也是多年的好友。三人的艺术对

话事实上代表了美洲、欧洲、亚洲三大洲的

思想以及三种不同艺术领域的碰撞，三人合

作的最大出发点就尝试将他们对罗兰·巴尔

特的《今日神话学》中的理论加深理解，具

象化并且升华，将“电梯”里包含的微不足

道的日常之事背后的神秘性展现出来。首先

冯陆作为整个故事的编剧，占主导地位，创

造出整个故事里所有的人物，给予他们生

命。他们似乎都静默无声地在电梯里上上下

下，循规蹈矩地重复着日常生活，可是在意

识宇宙的另一端，他们都在命运的齿轮上被

牵制着，无奈地、高速地旋转着，早已对身

处“电梯”里的眩晕感有所免疫甚至浑然不

觉。而洪煜作为一个矛盾的制造者，用声乐

和自言自语将整个戏剧冲突推向高潮，她的

声音似乎是所有现代文明人突发性呐喊的集

合，作为一个声音的代言人，她尽力把反馈

最弱的语言学讯息，即声音（能指）发挥到

极致，来弥补它原本在符号学地位上的先天

不足。艾尔科特用温柔的笔触设计好整个故

事的场景，也将镜头转向观众，整理观众共

时的所有问题，投射到整个电影的场景中

来，将整个故事变成一部有无限多种结尾的

电影。

三、“电梯”作为主题的多重解读

正如任何事物都可以加入到这场巴尔

特式“神话”的漩涡中——这就与电梯的

性质不谋而合：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群，

仿佛除了特定情况和语境，任何人都可以

在没有经过任何身份认同的情况下进入这

个狭小而密闭的空间；电梯本身也是一种

条件：世上任何事物都可以进入的一种封

闭的安静的存在。

“许多观众没有意识到，当他们观赏一

件艺术品时，其实就是开始了一次游历，或

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次旅行。此一旅程的导

游，当然是艺术家；艺术家通过提供路线和

观景点，从而使观赏者获得游目的畅快和经

验。引导观众到达观景点的线路有某种速度

限制，该速度是艺术家确立的，而观景点当

然是预先就关联好了的。”［4］而电梯就是

一种最好的无声的导向，一切的目的地事实

上早已被数字，即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所限

制——数字代表楼层，但是绝对不会高于现

实中所显示出来的楼层。我们人类无论是在

艺术还是语言的旅程开始之时，早就已经被

限制在既定的标准和空间里，也不存在所谓

的私人化的语言，这就如同每种神话都必须

有“历史的根基”一般［5］。

“所有的代码都是文化的。”［6］“电

梯”在我们这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

相对于地铁系统和摩天大楼来说，是一项

“微小”而又不被人重视的发明，但它又和

人类的生命息息相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它是办公室大楼里最微不足道的交通工具，

然而一旦它的运行出现了安全隐患，其结果

往往又是非常致命的。这也就是资本主义要

宣传的“神话”的自然与无害的目的——文

化如果在“正常传播”之下至少从表面来看

是有益的，但是一旦某个文化系统出现些微

故障，可能会造成土崩瓦解的后果。

电梯毫无疑问是工业革命的一个伟大却

又低调的发明——只有在文明社会的摩天大

楼里，它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它又是城

市化和后现代文明的最强有力的象征物——

假设我们一直居住在充满低矮的平房区和人

口低密度的乡镇里，电梯便几乎不再被需

要。而现代文明越发达的地方，摩天大楼的

层数越多，电梯出现的频率就越高，电梯里

的楼层数也会越多。

电梯的最初目的，仅仅是为了实现交通

便捷的功能，正如神话需要隐藏它最原始的

意图，使一些隐秘的规则变得合情合理。随

着媒体技术的发展，电梯里的广告传媒业却

在全世界迅猛发展，成为炙手可热的线下传

媒之一，它不仅完成了运输功能本身，也是

一个人们每天几乎无法回避的被强加信息的

工具，而我们早就默认了电梯里会播放广告

的事实。

总之，电梯本身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

符号体系，也是一个符号转译的发生场地，

更是一个符号的承载和转换之地，所以它具

备了“神话”里的多重身份。

四、冯陆：图像——世界经验的编码

冯陆创作了这些乘坐电梯的各类人群和

动物，创作过程本身就是揭开神话的面纱的

过程，他在创作伊始先给整个作品的原文本

定下了基准，这些相对独立于其他两位艺术

家的作品既是形式又是概念的出发点，他试

图去创造“那些日常的，关于世界的语言，

那些形成内容的所谓的客观语言”［7］。

但是观者要仅仅通过单独欣赏冯陆的作

品走上探寻“元神话”的道路抑或是“去神

话”的道路是极其艰险的，甚至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如果连作者都带着这样的渴求，

“去神话”这一目的往往导致的结果是构筑

一个新的神话。所以冯陆在一开始就尽最大

可能运用最本真的、最写实的元素来完成作

品的原文本：写实的具象雕塑群代表的仅仅

是希望尽可能囊括的解释的场景，以此来完

成一场宏大的叙述——尽管无论作者还是观

者都生活在这无穷尽的语境之下。在《神话

学》一书的结尾，巴尔特感慨道，每天他到

底可以遇到多少不存在象征的情况，那几乎

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坐在海边，所有周遭

的一切细微之处都可以暗示出许多符号学的

深意。而观众在文本的场域里拥有自由的解

1. 冯陆，《丽莎》，环氧树脂、油色，28×29×29cm，2001 2. 冯陆，《皮诺曹》，环氧树脂、油色，108×30×129cm，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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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权——即便还没有到“神话”的层级，但

是这个神话的序幕已经揭开！“没有任何既

定的神话概念：他们可以诞生，改变，消

解，完全地消失。”［8］这正是冯陆运用人

类以及动物作为主题的原因，我们作为将会

腐朽的事物存在着，并被凝固在历史的某一

个瞬间，而这些雕塑人物的着装和表情都已

经被不自觉地披上符号的标签，观众似乎甚

至可以从这些外在条件推断出他们原型的出

身与性格。但是这些外部特征又极为模棱两

可，具有强烈的复义深度。冯陆就是在完成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编码”，“由于我

们所有人都卷入这样一项巨大的、隐蔽的、

协作的事业之中，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可以获

得关于一个‘现实的’永存的世界的不可编

码的，‘纯粹的’或客观的经验”。［9］

五、洪煜：音乐——强化和轮回

“神话的能指发生：它的形式是空的但

是在场，它的意义不在场但是满的。”［10］

这正如洪煜在整场行为艺术里一样，作为艺

术家不在场，但是声音却充满了整个电梯。

表面上来看，声音如同符号学能指一般，在

整个作品当中扮演的角色中规中矩，正如沃

尔夫只在诗歌的基础上作补充，在不打破原

本图像的叙事线的情况下，声音则成了图像

放大的一个最佳的途径，而非一种离间化的

折射。她把整个电梯当作一个音乐厅，用

浑厚而充满力量的音色将冯陆的作品主旨

强化。她不仅选取了耳熟能详的中国艺术

歌曲，如《思乡》《玫瑰三愿》和《春思

曲》等，更演唱了戏剧女高音很多著名的唱

段，如威尔第《命运之力》里的《安宁，安

宁》，普契尼《图兰朵》里的《在这宫殿

里》，还有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

德》的《爱之死》，也有很多古典时期、巴

洛克时期的优秀冷门作品，在各曲目间隙加

入了被放大的说话声、呼吸声和低语，最后

以奥地利作曲家雨果·沃尔夫的《即使小事

物也让我们雀跃》这首艺术歌曲作为结尾。

整场音乐会在开幕式之时被录播下来，在电

梯里循环滚动播放，而《即使小事物也让我

们雀跃》这首歌曲本身也有一种循环，所以

我们在捕捉这首艺术歌曲的动机之时，就会

觉得自身陷入了一种无尽的循环——《即使

小事物也让我们雀跃》究竟是开场还是结

尾，我们很难判断，如同在梦境当中，我们

很难判断到底什么时候是开始，也常在结尾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被现实吵醒。

六、阿里·爱尔科特：文本——电影式的宏

大叙事

爱尔科特在整件作品里帮助观众打开叙

事的大门，通过他建立的媒介帮助他们看到

更加具体的情节。但是在新媒体的时代里，

观众更需要调动个人经验去理解一件艺术品

的含义——换句话说，每位观众都可以给艺

术品施加新的含义，只不过爱尔科特通过影

像这种更加直观而大众的方式让观众与艺术

品之间产生更直接的共鸣。

在他的影像作品里，他其实正在介绍一

部文明社会里的微小艺术史，但极其类似于

一部经典的广告片，这种双关性让人不禁深

思，仿佛一道谜面十分简单的谜语一般，让

人反而更加困惑。“他的叙述没有向我们提

供一个透明的、‘纯洁的’窗口，透过它来观

察文本之外的现实。”［11］但是正是因为这样

的困惑，《电梯》这件作品才最终回到“电

梯”本身——我们本来乘坐的电梯，无非就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大脑早就无形中被强行灌入了许多意

义和莫名的符号，它们层层地自我叠加。而

艾尔科特创造的影像便是这层层诠释当中的

一层，它似乎在解释什么，但是在解释的同

时又一次创造神话的新的层面，以至于这样

的叠加更加复杂了。“它掏空自身，它变得

穷困，历史蒸发，而字母仍存留。”［12］当

人群走散之时，电梯神话的形式马上变得空

白并急切希望被赋予新的意义——毕竟，如

果当一部电梯为空的时候，它的运动本身便

不再承载任何意义，它很难证明自己作为

“电梯”的定义。在电影《楚门的世界》

（1998）中，主人公第一次发现他所处的

小岛的异样，便是当电梯打开之时，他并没

有发现原本那样密闭的空间，而是几个候场

的演员正在轻松攀谈，但这些演员被发现穿

帮之时，就赶紧逃离了，正如那些不符合真

实历史一般的情节迅速“蒸发”。巴尔特写

道：“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神话是一个双重系

统，在那里它有发生的一种普遍存在性：它

出发的点是由新的意义到来组建的。”［13］

而观众在看完整部作品以后，他们的观感可

能也会被迅速遗忘，正如我们迅速离开电梯

以后，并不会过多回想乘坐电梯的经历，但

是电梯承载的那些媒体信息可能在我们的意识

里停留的时间要更加持久，电梯正如一个“符

号小屋”，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给我们的文明

注入了一些新的神话——正所谓去神话的过程

就是建筑新的神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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